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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处，有一片29亩的
平整土地，当地人称之

为“西疃铺”。这片看似寻
常的耕地下，埋藏着春秋时

期齐国的繁华印记。一段与
管仲经济谋略相关的往事，便由

一抔古物悄然揭开。
1973年，臧家庄镇的社员们在

西疃铺整地时，意外从土层中翻出了
一批古物——锈迹斑斑的刀币、残缺

的鹿角，还有几个做饭用的三足器皿。
那些刀币正是春秋齐国典型的“节墨之法

化”青铜币，形制独特：币身呈刀形，长约
18厘米，宽约2厘米，前端有弧形刀头，柄部
有穿孔便于串挂，币面铸有“节墨之法化”篆
书铭文。“节墨”即古即墨，“法化”意为法定货
币。刚出土时，因埋藏千年锈蚀严重，质地松
脆一捏便碎。经太阳晾晒后，青铜锈迹逐渐固
化，币身才恢复坚硬。而鹿角多是半截残件，角
质层已部分脱落，村民们当时不识其价值，随手
拿回家里，最终都在岁月中风化消散。因缺乏考
古意识，社员们并未停下整地的脚步，这些沉睡
千年的古物，又被重新埋入了地下。

这段发现，恰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风云相
呼应。当时胶东半岛属莱国疆域，而姜子牙所建
的齐国崛起后，与莱国的纷争持续百年。直到齐

桓公继位，任用管仲为相推
行变法，凭借“尊王攘夷”之策成为

春秋五霸之首，齐国才逐步掌控胶东。
管仲的经济谋略尤为精妙。他曾针对莱国盛

产柴火的特点，下令齐国大量铸铜造币（即此类
刀币），以高价收购莱国柴火。莱人见贩柴利厚，
纷纷弃农伐薪，致使农业荒废；两年后齐国突然
停止收购，莱国粮价暴涨，很快便无力抵抗，终成
齐国辖区。自此之后360余年，胶东半岛通行齐
国刀币，西疃铺出土的“节墨之法化”，正是这段
疆域扩张与经济统一的实物佐证。

而那些出土的鹿角，更牵出一段管仲“买鹿制
楚”的千古谋略。据《管子》记载，为制服强大的楚
国，管仲献策齐桓公，派商人携重金赴楚，高价收
购当地特产梅花鹿，宣称齐桓公嗜鹿如命。楚国
人见一头鹿的价值堪比数千斤粮食，纷纷放下农
具、丢下兵器，进山捕鹿或养殖，楚国农业由此荒
废。待齐国囤积了足够的粮食后，便断绝与楚的
粮食贸易。楚军人黄马瘦、无粮应战，最终无奈臣
服。西疃铺出土的鹿角多为成年梅花鹿的角，且
集中埋藏于一片约3亩的区域，周边还发现了陶制
食槽残片，据此推测，这里大概率是当年齐国收购
楚国鹿群后，设立的官方豢养与转运基地。

结合出土文物与历史背景，可进一步推测西疃
铺当年的功能布局：集中出土刀币的东北部，可能
是集市与钱庄所在，承担着胶东东部与齐国腹地的
贸易结算；发现鹿角与食槽的西南部，应为鹿群豢
养区；而出土做饭器皿的中部，或许是供商贩、役夫
居住的村落与作坊区。刀币见证着贸易往来，鹿角
暗藏着经济博弈，这些被重新埋入地下的古物，虽
沉默无声，却默默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热闹与荣
光——它绝非偏僻荒野，而是齐国管控胶东后，集
贸易、仓储、居住于一体的重要经济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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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的栖霞人民
□张荣起

地处胶东革命老区的栖霞人民勤劳朴实、英勇顽强，在历
次革命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闻名全国。艾崮山的“沙奶奶”、
牙山的“红嫂”，类似的革命英雄数不胜数。栖霞人民无私奉
献的斗争精神，突出表现在大参军、大支前、大南下的历次革
命运动中。

栖霞人民有句口头语：“党叫上哪就上哪，党叫干啥就干
啥。”在战争年代，栖霞青年争先恐后，踊跃参军。据不完全统
计，1947年栖东县参军的青壮年有1419名，全栖霞参加解放
战争的总人数达11512人。1947年至1948年，栖东派出的支
前担架总数为5122抬，计32677人次。在最后派出的710人
（132副担架）中，有675人光荣立功，占总数的95%。

南下干部代表何冰皓和孙伽俐夫妇南下干部代表何冰皓和孙伽俐夫妇。。

栖霞妇女伺候伤病员。

支前村民王春兴获得的奖状。

支前用的担架支前用的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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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青年大参军

栖霞人民有句口头语：“党叫上哪就上哪，党叫干啥就干
啥。”在战争年代，栖霞青年争先恐后，踊跃参军。

1939年12月，日军占领栖霞城，让汉奸任县长，对栖霞人
民实行“三光政策”，三天两头下乡“扫荡”，制造无人区。栖霞
人民没有被吓倒，一面拿起武器迎头痛击，一面踊跃报名参加
八路军。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县有5663人参军，仅
1944年就有3000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同年8月22日到9
月2日的10天内，栖东县就有964人参军。1945年，栖东县
委、县政府制作了12块“一门双英”“一门三英”金字光荣匾，
敲锣打鼓地赠送给一家有2至3人参军的家庭（1940年4月24
日，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于苏家店镇林家村成立。1941年3
月，析栖霞之东北部置栖东行署，均隶属于胶东区行政主任公
署之北海专员公署。1953年9月4日，栖霞、栖东两县合并为
栖霞县，县署驻栖霞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奸、反霸及
土改复查运动。眼看人民就要过上安稳和平的日子，国民党
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全县人民掀起了
保家保田参军支前的热潮，提出“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的响亮
口号，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白马夼村（今属桃
村镇）一次就有24名青年集体报名参加主力军。金山区（今
属松山街道）工人杨永春不顾老人的阻拦，坚决带领19名青
年参军上前线。同时，一些疏散回村的老兵要求重新归队，荣
誉军人纷纷提出重返前线。在一次参军大会上，蛇窝区（今蛇
窝泊镇）不到2小时就有108名青年报名参军。凤凰区（今属
蛇窝泊镇）初家疃一村干部在半个月内动员了52名青年参
军。全公山区（今属松山街道）原本已有百余名青年参军，这
次又有40名青年参了军。三宿夼（今属西城镇）青年王春兴
一参军就被编到许世友将军的9纵13团，行军3天3夜后马不
停蹄地参与战斗，打了孟良崮打济南，当了5年兵，立二等功3
次、三等功3次，最后带着二等乙级残废的身躯复员回乡。巨
夼村先后有柳毓珍、吴道有等人报名参军，在他们的带动下，
这个村一次就去了14人。妇救会会员于克芝在送丈夫参军
时说：“你到前方好好干，家里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榆格庄
村（今属杨础镇）青年妇女谭淑美亲自到杨础集上找未婚夫，
动员他参军，并直接跑到未过门的婆家，给婆婆做思想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栖东县参军的青壮年有1419名，全栖
霞参加解放战争的总人数达11512人。

由此可见，“党叫上哪就上哪，党叫干啥就干啥”不仅是栖

霞人民的口头语，更是他们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

栖霞人民大支前

大参军是以青年人为主的爱国行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的
大规模奉献，表现在大支前中。“前方流血，后方流汗。不惜一
切，支援前线。”这是战争年代栖霞人民挂在嘴边的口号。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增加凝聚力、战斗力，应对日伪军的
扫荡，栖霞各村均建立起基干团、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职
工会等群众团体，发挥各自所长与敌人展开斗争。敌人不管
在何时进犯何地，都会遭到群众的有力回击及心理与政治上
的瓦解。1939年，当八路军主力部队进驻栖霞北部后，当地民
兵即拿起土枪、土炮等武器，配合主力部队的抗日斗争。
1941年解放牙山之后，各村的民兵组织进一步扩大，积极配
合部队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交通网络和通信设备。妇救会
会员不分昼夜做军鞋、缝慰问袋、抢救和护理伤员，还要抽时
间深入伪属家庭做瓦解工作。1939年春，八路军兵工厂迁到
艾崮山前的北路家沟村（今属松山街道）后，日军经常进村搞
破坏。妇救会长栾志香腰里挂着手榴弹，带领妇女日夜巡逻，
掩护兵工厂和伤病员，帮助军工缝洗衣服。为了抗战，她常常
独自一人披星戴月、翻山越岭，给八路军送秘密情报。晚上，
栾志香率领妇救会排演歌剧《敌区的灾难》，夜夜沿村宣传，好
多热血青年受到教育，走上抗日前线。同一时间，牙山东麓还
演绎了另一个妇救会长更为动人的故事。当时抗大校部驻扎
在东夼村（今凤凰庄），校长聂凤智和夫人何鸣在儿子刚满月
时要移防，想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恰好妇救会长尹德芝刚分
娩不久，她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抱回家，悉心哺乳。有一次鬼子
扫荡进村，她听到脚步声后，顾不上自己的女儿，抱起聂校长
的儿子就跑到山洞里躲了起来。尹德芝一直把孩子抚养到4
岁，聂凤智才把孩子领走。

儿童团员把红缨枪磨得锃亮，站岗放哨、查路条，不三不四
的人甭想躲过他们的眼睛。行动不便的老爷爷、老奶奶则经常
把躲藏在家里的地下工作者或受伤的子弟兵当成自己的儿子
掩护起来。1944年11月，长沙堡（今属海阳市，与栖霞桃村临
近）战斗打响，宅头村（今属桃村镇）周围的130多名民兵配合
作战，出色地完成了抢运伤员任务。一天夜里，日伪军到达瓦
屋村（今属桃村镇）南河时，草铺村（今属桃村镇）全体民兵立即
出发，分成几股迷惑敌人。敌人分不清虚实，最终仓皇撤离。
1945年11月，招远玲珑金矿的日军拒不投降，继续掠夺我们的
地下资源。北海区武委会组织栖霞一区民兵500余人，协同招
远民兵向金矿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致使日军狼狈败逃。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栖霞人民书写、张贴标语
9000多条，各区武工队对敌喊话进行瓦解，使66名敌人带枪3
支、子弹132发投奔八路军。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栖霞人民的支前主要立足本土的
话，那在解放战争中，栖霞人民除搞好生产支援前线以外，主
要是响应党的“保卫胜利果实、保家保粮”号召。

1946年春，栖霞、栖东两县都成立了民兵警卫营，各区成
立民兵区中队，平时加强军事训练，时刻准备与来犯的敌人进
行斗争。当年秋，两县同时组成两个子弟兵团，各500人，分别
由两县人民武装部长带领，参加胶济路线的大破袭战。同年9
月18日，栖东县的一个排在高密、平度边界驻地被国民党军
包围。他们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全排37人除1人
突围转移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秋后，胶东区武装部在支前工作大总结中，高度评价了两
栖人民在支前工作中作出的贡献，并公开表彰了栖霞子弟兵团
中协助主力部队痛击敌人的王福堂、王福善、范相强、徐中堂、
柳耀秋、阎玉堂、杨石文、杨石山、牟敬海、刘皋等十位好汉。

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中，栖霞、栖东先后派出两批子弟
兵团。第一批两县选拔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子弟兵团，共500人
（一个营），由衣名山、王焕玺率领，全副武装开赴徐（州）蚌
（埠）前线，执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看押俘虏、运送弹药、火
线抢救等任务。在这次战斗中，立功者有619人，占出征部队
人员的65%。其中，子弟兵团中立特等功的有5人、一等功有
65人、二等功有118人、三等功有74人。全团除完成押运俘
虏等任务外，还协助部队后勤部门征收大米、小米、稻谷等粮
食350万公斤、柴草150万公斤，缴获敌空投粮食10多万公
斤，抓获土匪176名，发展地方武装68人。在淮海战役胜利结
束后，他们随大军渡江南下继续作战。第二批西县组成两个
营，共1000人。栖东500人，与招远合组一个团。两营分别由
钟玉敬和杜玉臣带领，1949年4月出发前往火线，配合大部队
作战。淮海战役结束后，他们继续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
战。1949年6月13日，2营3连1排在江西鄱阳湖与敌人遭
遇，激战4个小时，歼敌90名。华东支前司令部为该排记一等
功，班长茹培义荣立特等功，被授予“华东支前英雄”称号。栖
东的一个营，立功人数为357人。1949年5月，他们参加了攻
克上海外围核心据点的战斗，出色地完成了转运伤员的任务，
31军赠给他们“您爱伤员如慈母，战士打仗像猛虎”的锦旗。

1947年初秋，国民党对胶东实行重点进攻后，栖霞人民
立即响应号召，组织担架队。9月24日，国民党25师兵分三路
进犯栖霞，栖霞人民全力以赴投入支前运动。两县分别成立
支前指挥部，组织不能支前的老幼病残群众向安全地带转
移。这次支前，两县共派出民工21600人，分四批出发。第一
批是地排车，共4500人；第二批是担架队，共200副担架、9000
人；第三批也是担架队，主要任务是向昆嵛山一带转运伤员，

成员以老、少人员为主，兼有青年妇女，共350副担架2100
人。其中一副担架的6名队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6岁，还有一
副担架的6名队员的平均年龄超过了50岁；第四批有1000多
副担架，约6000人，负责短途转运伤员。亭口区蓝蔚夼村妇救
会员肖彩卿抱着吃奶的孩子，牵着自家的一头毛驴，护送一名
伤员走了40华里。亭口区曲里村教员牟可人不顾脚肿和腰
痛，连续背着3名伤员走了15华里。

1947年至1948年，栖东派出的支前担架总数为5122抬，
计32677人次。在最后派出的710人（132副担架）中，有675
人光荣立功，占总数的95%。其中立一等功的有46人，立二等
功的有231人，立三等功的有236人，立四等功的有162人。
由两县三、六、九区186名队员组成的担架连，随9纵26师参
加了淮海战役的全过程，至复员时，共评出一等功6人、二等功
33人、三等功86人、四等功60人，立功者占总人数的99%。在

“战士为我们流血，我们为战士流汗”口号的鼓舞下，全连仅用
个人水碗替伤员接小便一项，就达349人次。其他如用身体
掩护伤员、用烧热的砖头为伤员暖脚等事迹层出不穷。担架
队员陈久睦以下水架桥、支援碾庄战斗的突出事迹被评为特
等功臣；吕青山带领的2排被评为“火车头排”。1949年7月
11日《胶东日报》曾以《你爱伤员如慈母，战士打仗像猛虎》为
题，表彰过上海前线的栖霞担架队。

栖霞干部大南下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黄河以南大片
敌占区相继解放，急需大批干部去开展新区工作。中央号召
胶东干部随军南下，栖霞县干部一呼百应，从县直机关抽调32
名干部（实际去了21名），由副县长宋寅带领，于3月11日从
栖霞城出发，步行到北海地委（住黄县）集结，与栖东县（数目
不详）等7县组成一个营，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砚农带队，
肩背行李，徒步南下，到达河南濮阳。部分干部随主力部队活
动，大多数干部继续南下，9月中旬分别到职。

1948年秋，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牙前县（战
争年代设立）奉命抽调干部到大别山地区开展工作，这批南下
干部由原县长张天和带队。不久后，为支援渡江战役、开辟新
区，牙前县再次奉命抽调20名男女干部随军南下，到江苏省工
作。1948年11月，牙前县再抽调各个级别的干部50名，南下
开辟新区。1949年2月，由于急需大批干部接管新区，栖霞县
委奉命配备了一套县级领导班子和7套区级领导班子随军南
下，与黄县南下干部接管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这批
干部共82名，由原县委书记李昌文带队。同月，栖东县抽调
32名干部准备南下，后临时改为前往青岛。

这批干部大多数都扎根南方，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终生献给
了祖国南方的建设事业。比如第一批带队南下的副县长宋寅，
在河南省打拼40余年，1994年9月从河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河南农学院顾问岗位上离休。再如何冰浩，南下前曾任栖霞县
第一任县委书记、北海专员公署副专员等职。过江后，历任江
苏省镇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镇江市市长、南京市委副书记、
无锡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监察委员会常务副书记等
职。“文革”后，任常州市委书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何冰皓在江南工作、生
活了半个世纪，视江南为第二故乡。2007
年以来，他虽然年过九旬，还先后为栖
霞市政协文史委编撰的《文史资料》
写过《难忘艾崮山》等文章。

宋寅、何冰浩是栖霞数
百名南下干部中的代表，
在《南下》电视剧里，也
有以他们为原形的角
色身影。他们饱经
沧桑、不辱使命，
为家乡、为祖国
争了光，为南
下干部这一
特殊群体谱
写了壮丽
的篇章。


